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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半斤八兩 

天空忽明忽暗地，隱隱伴隨著幾道無聲的閃電，空氣中的風嘯聲無不預告著接下來要

發生的事。看著那依舊晾在墻壁上的拖把，明明就沒剩多少布條，滴出的水卻是延綿不

絕，我不禁陷入了沈思，到底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我包辦了家裏大部分的家務，可能是從父

母開始做這份新工作起吧！ 

由於他們的工作性質尤其是母親，廚房和餐桌成為了她每日最長時間呆的地方毫不誇

張的說，可從天亮直至天暗。與其相反的是，自從高中畢業後我成為了家裏最空閑的人，

一個標準的三無人士，無學業，無事業和無家庭。所以家裡大部分的家務自然而然就落在

了我的頭上。那肯定會有人問了，那剩下的小部分呢？當然是家裡除了我之外的另一個小

孩啊。她仗著在籍中學生身份需要上網課，所以那小部分的家務就是把全家人的衣服丟進

洗衣機裡，再勞煩她抬起玉手啟動按鈕讓它自行運作，等個眨眼瞬間般的一小時再把衣服

晾曬起來就行了。所以網課是真的好，不僅促成了學子們在疫情期間能夠繼續接受教育，

也成為了某人很忙沒時間做家務的借口，那眨眼瞬間般的一小時也被她說成了一眼萬年。 

想到這裡我的視線也自然而然的瞥了一下那個小孩，看著她以翹起二郎腿的姿勢躺在

客廳的沙發上笑嘻嘻的看著她手裡的的手機，時不時還發出細微的笑聲上著「網課」。 

「妹妹啊，你上完網課了嗎？上完就去把洗衣機裡的衣服晾起來！」母親中氣十足的

聲音從客廳的另一端傳出，盡管這已經是我聽到的第九次。 

等了一會兒，我開始懷疑她是不是在對空氣說話時，她又重復了一次。 

好樣的，進二位數了，「空氣」這時候才慢悠悠的以欠扁的聲音大聲的嚷道：「還沒！

還沒！我還在上著課！」我心道不就是摸魚麽，都是我玩剩的伎倆，以為別人看不出來

嗎，可偏偏問的人卻信了。耳邊的唸叨聲還在絮絮斷斷的持續著儘管聲音的主人雙手正在

熟練地忙碌著，可能一心二用都是女人的天性。 

把拖把晾曬在外面後我擦了擦額頭上勞動的汗水，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機也走到客廳開

始了我的鹹魚躺，但這和某人還是有差別的畢竟我是光明正大的。 

客廳的另一端，一個個大小一致的紅龜粿整齊的排列在餐桌上，等待著它們的同伴到

齊後再下鍋蒸熟。餐桌旁的女人坐在椅子上，動作熟練地搓扁著紅橙色的麵團，把碗裏稱

好的餡料包進去再按入模具，使其成型。就這樣反反覆覆的做了幾十個，視線異常專注並

沒有因為嘮叨孩子、或者是濕透的衣服所引起的不適感而影響到她的發揮，一個個整齊漂

亮的紅龜粿像變魔術般地在她手中完美成型。做糕點最講究的就是不能讓它吹到風，一絲

絲都不行不然就會變得乾硬，即使蒸出來也會嚴重影響到它的口感。因此餐桌上的風扇長

時間都是不啟動的，導致吃晚飯啟動它時，它還沈浸在關閉的幻覺，赤裸裸壞掉的前奏。 

可這一切都不影響客廳裏的我們，依舊人手一台電子產品。妹妹終於從一場又一場的

電動遊戲脫離出來，餐桌上的紅龜粿已然變成了深紫色的喜板。她心滿意足慢悠悠地從沙

發上爬起身，腳步拖著地板地往洗衣機的方向走去，路過埋頭製作糕點的母親時還帶著一

絲埋怨，朝她汗流浹背的背後做了個鬼臉。在一旁縱觀全局的我，對她的行為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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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這副沒大沒小的樣子，真想讓人把她送回去爐裡重造。我有時很好奇她做的家務明明比

我還少，還愛拖延為什麽可以擺出一副「全世界欠了她」的樣子？ 

促成她變成這個樣子的原因可能得追溯到她剛剛上中學的時候，她為了不想再跟我這

個姐姐上同一所中學，一意孤行地選了一所路程離家很遠的學校開始了她的住宿生活。母

親覺得這樣正好可以讓她學會獨立於是就同意了，可小說中男主遠離家鄉後變得更加優秀

獨立的結局並沒有發生在她身上，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跡象。如果讓我形容她，我覺得她就

是脫了韁的瘋馬，叛逆的因子就像虱子一樣長在她的身上導致她沒方向地狂奔。宿舍生活

是無辜的，一個人若是沒有自制力那麼說再多話都是假的。但母親見不得那失去木枝依靠

的幼苗越長越歪，一鼓作氣就把她接回家了。後續的發展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的疫情而

停滯了，就有了現在這一幕。 

每當妹妹推遲不晾曬衣服時，母親最多也是嘴巴唸叨幾句，她若還是不行動，母親也

就隨她去了。一個快高二的人了，總不能還要父母拿著鞭子一樣樣事情看著你做完吧，可

當事人對她的年齡顯然是沒什麼認知。 

可就是因為母親的這種行為讓我覺得這是對她的縱容、對她的包庇，所以我就理所應

當替她做她不做的事嗎？次數多了，那些舉動在我的眼裡開始變了質。人啊，都有一種慣

性，只有事情對自己不利時，才開始想求公平，可這世界又哪來這麽多公平和公正。母親

對她的縱容就像在我心裡某個地方裂了個縫。一旦有了裂痕只會越來越深，愈發覺得自己

做了這麽多的家務，而妹妹只要撒個嬌，就可以作為她不做家務的借口。難道就因為我比

她早了兩年來到這個險惡的世界闖蕩，所以我處處都要讓她一頭，姐姐就應該做的比妹妹

多、承受的責罵也得比她多。每次我和妹妹爭吵，不管什麽原因，我總是那個先被責罵

的；即使知道原因，周圍人也只會說不要跟妹妹計較，她還小。我心裏感嘆，十七歲是挺

小的。 

 

傍晚了，天空不再是單一的藍白色，反而添加了諸多神秘的色彩，橘紅色中夾雜著淡

淡的紫色，仔細看還躲藏著幾抹害羞的粉紅。家家戶戶的打工人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也

把陽台上晾幹的衣服早早收回去了，徒留我家的衣服微濕地晾曬在陽台上，在眾多陽台中

獨樹一幟、與眾不同、成為那空蕩蕩的「陽台群」中最出彩的一個。據母親所言，托某人

的福我們家的衣服需要吸收日月精華方能收起來。對於她的做法我再一次嗤之以鼻，我開

始思考，到底要以怎樣的辦法才能讓她多做點家務，畢竟她是時候要體驗一下社會的險惡

了。這樣的想法持續沒幾天後，終於有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讓我展開行動了。 

已經連續好幾天早上起床，窗口的乾淨臉蛋持續是在被雨滴不斷地拍打，毫無停止的

一個狀態，空氣中也帶著絲絲的涼意，這對於要回歸被窩的人來說，是一個完美的天氣。

可有人歡喜就有人愁，對於那些要天還沒亮就要去菜市場擺攤的小販來說，就不是那麽完

美了甚至稱得上兩個字「糟糕」。 

事件的起因在一個如往常般的淩晨五點鐘，手機的鬧鈴聲沒響几聲，就被一只大手按

掉了。大手的主人起身緩了一會兒，眼神才漸漸有了焦距，他轉頭看了一眼身旁的人，確

認她在沒被打擾的情況下，才小心翼翼地起身往浴室走去。他走進把廚房，熟練地把放在

蒸籠裡的紅龜粿、紅豆粿、椰絲粿、麻薯、糯米飯、白糖糕、紫薯喜板和番薯喜板整整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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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塊的糕點一個個整齊地放進黃色的塑料托盤，再裝上車。在前往菜市場之前，他還得開

近一個小時的車程，往另外兩個糕點師傅的居住地，只為能讓顧客有更多的選擇。可遺憾

的是，直至抵達菜市場天是亮了可雨卻還在下著。菜市場呈現出一幅人少攤多的現象，雨

天往往不是人們選擇出門的好時機，毫無意外父親最後也以慘談的生意結束了今天。 

雨勢並沒有因此而憐惜父親，反而在接下來的幾天亦是如此。在經歷了連續兩天的糟

糕狀況後，在隔天起身看見外面的磅礴大雨時，父親已經可以淡然面對甚至當機立斷宣

佈，要休息兩三天以避免更大的損失。我們也心疼父親自從從事這行業後就沒怎麼休息，

所以父親獲得全票支持。 

當我早起看見客廳裡坐在沙發上的母親時，滿滿的違和感湧上心頭，楞住了一會兒才

想起，啊！對了，今天他們休息。 

「桌上有我剛買來的麵啊，快點去吃，吃飽就去掃地。」母親頭也沒抬，神機妙算的

就知道是我，甚至還可以冷酷的命令我。不過也是，等某人起床應該是午餐時間了。我往

廚房走去，找出碗和筷子後順手把那些已經瀝乾的碗筷從碗盤瀝水架排進碗櫃裡，不然等

母親發現肯定免不了一頓嘮叨。有時我甚至懷疑某人就是不想做又不想被嘮叨所以才那麼

遲起床，不管算了那句話怎麼說來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自認倒霉的拿起桌上其中

一包的雲吞麵倒進我的碗裡再順手把雲吞麵上擺著的，綠油油的蔥花和蔬菜用筷子夾進另

一包雲吞麵裡，不過這對我不公平還得再夾兩顆雲吞放進我的碗裡，啊，這就是早起的唯

一好處吧！沒幾口的雲吞麵硬是被我吃成了法國餐，不過該來的終究還是會來的。 

洗完碗筷後，我開始了一系列幫地板美容的任務。把它臉上的灰塵頭髮等髒東西去掉

後再幫它洗個臉，一頓操作下來已經是一小時後了，沒辦法它的臉太大了。每次我不想掃

地拖地板時，母親肯定都會熟練地說上一句：「掃一下再拖一下罷了，我十分鐘就可以解

決。」這句話的法術攻擊在我每次經歷過那一小時後，都要暗暗反對一番。不過我這人喜

歡先苦後甜，在做完今日份的家務後我開始了和沙發連為一體的生活，當然少不了我的寶

貝手機。 

我開始快樂的和手機玩耍的時間，卻是母親結束今日份休息，開始工作的一天。雖然

今天父親休息，她不用製作糕點但家裡的雜務活不管大大小小都需由她來操刀，所以她名

義上的休息日與大掃除劃上了等號。有時我甚至覺得這是身為處女座母親特有的潔癖行

為，必須徹底讓這個家實現真正的乾淨得發亮才肯罷休。 

她默默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往廚房走去。餘光裡我看見母親的背影一層層的拉長

了，心中突然有種異樣的感覺但還沒等我細想時，手機裡搞笑的聲音把我的注意拉了回

去。我躺在沙發上滑手機，父親就坐在他的電腦前玩他的電腦遊戲，我們父女倆在這個空

間裡有種莫名與世無爭的氛圍感，沒人能打擾。父親只要一不販賣糕點，他的屁股基本上

就離不開那張電腦椅，使得母親常常抱怨他的叛逆期拖至現在才開始，妥妥一個老頑童。 

手機裡的視頻進入了廣告階段，我抬起了有些酸痛的脖子稍微扭一扭，墻上的時鐘顯

示十二點半了，某人竟然還沒起床不過一想起今天是週日就理解了，是她的正常操作。外

面還在下著雨，客廳裡的風扇吹得我有點冷，在經歷過一番掙扎後才從沙發上慢悠悠地起

來把風扇的度數調小點，再繼續回歸沙發上躺屍。又過了一會兒，飢餓的感覺終於讓我想

起去看我親愛的母親在幹什麼，廚房裡母親正墊著腳站在灶台上擦洗那長滿灰塵的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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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排風扇的位置有點高母親擦得有點吃力。她明明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但站在那高高的

位置上吃力地擦著排風扇時，我恍惚覺得這她才是她真正的身高。 

「媽，你午餐有什麼想法嗎？」這是我們之間的暗號，我覺得這句話既有禮貌又不失

涵養，非常適合現在的情況。母親轉過頭來沈默的看著我，她擦了擦佈滿額頭的汗但好似

沒什麼用，汗依舊滑進了衣服並滲透為一體。 

「你沒看見我還沒擦完嗎？怎麼準備午餐？」 

「那我幫你擦，我幫你洗布再遞給你，嘿嘿！」我殷勤的笑了笑，然後伸手接過母親

手中的布。 

「樓上那位起身了沒有？」母親一邊擦著排風扇一邊問道。 

「還沒呢，還在睡著。媽，你看我是不是很孝順幫你做了那麼多？」我站在水桶旁抬

頭看著母親。 

母親聽了我問的話後，嘴角微微上揚表示無奈，「是是是，你幫我去叫她起床。兩點

都要來了還在睡，真是的！」 

我把洗好的抹布遞給母親，就往樓上跑去打算去教訓某個還在賴床的人。我和母親在

這裡辛辛苦苦的幹活，她竟然好意思繼續睡覺！ 

「嘭！嘭！嘭！」我把對她的不滿發洩在房門上，門內的人好像沒有察覺似的，一片

寂靜。 

「嘭！嘭！嘭！嘭！嘭！嘭！」一套連環拍送給她，房內的人依舊毫無聲響，樓下的

人反而躁動了起來。 

「你要砸門是嗎？這麼大聲，要把門敲壞嗎？」父親的嚷嚷聲從樓下傳來。 

不知是聽到我的拍門聲還是樓下的怒哄聲，房門終於開了。妹妹睡眼朦朧的走了出

來，她的眉毛皺成了川字型，眼睛更是集成了一團，不耐煩地看著我。 

可抱怨的話還沒開口，我先發製人「你要睡到幾點？每次都要別人來叫醒你，大小姐

啊！快點下來啊！不然等下上來的就是爸爸了！」一頓輸出後，我直接扭頭下樓了根本不

需要看她，我都能想象出來她此刻的樣子肯定很出彩，句子的結尾我特地加上父親大人的

名號，畢竟她這個人欺軟怕硬。輸出一通後心裡頓時舒服多了，果然負面情緒是可以傳播

的。我瞧了一眼墻上的時間，畢竟她常被母親說她是立志要在樓上當新娘的人，沒有一時

半會兒是下不來的。 

果不其然，過了大約一小時，樓梯上才響起了慢悠悠的腳步聲。我看著她目不斜視的

從我面前經過，徑直走向廚房。母親的聲音隱隱約約從廚房傳來，不用想都知道是讓她趕

緊去吃早餐，雖然這個時間點我們已經吃了午餐。 

母親的大掃除在太陽歸山時宣告結束，晚霞透過廚房的窗戶一層層地灑進來披在母親

的身上，可她本人卻無暇顧及，她拿著鍋鏟翻炒著鍋裡的土豆燉菜，準備著晚餐給我們這

些好吃懶做的孩子吃。她拒絕了父親提議外帶食物的想法，說疫情期間還是盡量少出門加

上她一貫秉持著外面食物不健康的想法。 

飯後，父親把盤子往前一推起身走了，剩下我們這些慢吞吞的女人們。我瞥了一眼妹

妹，見她還在跟母親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碗裡的飯還剩很多。於是我也開始放慢了吃

飯的速度，一口嚼近三十下再自然地不讓人懷疑的加入她們的談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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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下後面的鍋順便幫我洗，還有我和你爸爸的盤。我忙了一整天很累了。」母親吃

飽後在起身離開前對我們倆說道。我一向不喜這種不點名道姓的任務，誰去做？我們誰都

不想做。此刻餐桌上只剩下我們這兩個人類、一堆盤子以及廚房的狼藉，我摸了摸有些發

酸的咬肌，心想這個神聖的任務應該由這位坐在我對面，一整天下來除了曬幾件衣服以外

什麼都沒做的仁兄做，畢竟我今天掃地、拖地、折疊衣服和外加幫忙母親大掃除，手已經

有點發酸了。這麼一想後，我更加理所當然地繼續維持我吃飯的速度。 

就在我埋頭開始想數碗裡到底有多少顆飯時，對面的人終於起身了。「吱呀！」椅子刺

耳的聲音，這是遊戲結束的聲音。我看著她默默的把桌上所有的盤子疊起來然後往廚房裡

走去，走到門口前還轉頭看了我一眼。那個眼神毫無波瀾，但我們倆都明白這其中的意

思。 

後面接二連三的早晨，雷雨依舊甚至變本加厲，絲毫沒有停止的意思，父親依舊沒出

去擺攤。父母的臉上也從一開始因獲得短暫歇息的愉悅轉變至憂心忡忡，與外面黑壓壓的

烏雲統一一致了。對此絲毫沒有察覺的我和妹妹，已經開始打響戰爭的硝煙了。 

可能是因為有了頭一天勝利的開端，在接下來的兩天，晚餐的飯碗都由妹妹洗乾淨

了。對此我表示，第三天我會繼續加油，掙個三連勝回來的。讓她增加點家務量也好，不

然整天那個一拖二不做的樣子真的讓我心裡非常不忿。畢竟已經說好的，讓她嘗嘗世界的

險惡就從家裡開始，不然以後出到社會我怕她會應付不來。 

晚餐結束時的時間，同樣的場景，同樣的兩個人，但有人的心境卻發生了變化勢要翻

身把奴唱，對此沈浸在頭兩天勝利的我，毫無察覺不過即使察覺了我也不以為意。 

「我今天不想洗碗！」妹妹看著還在吃飯的我說道。對面的人深色平靜，臉上看不出

什麼表情只是一雙深邃圓溜溜的眼睛直楞楞地盯著我，似乎是在對自己剛剛說的話表達堅

決不讓步的態度。 

「你。。。你說不想洗就不洗，那我說不想掃地可以不用掃地嗎？」她的眼睛有點嚇

人，我被她瞪得差點沒了身為姐姐的氣勢，幸好我是坐在椅子上，不然姐姐的面子該往哪

擺，我咽了咽口水然後不甘示弱的回道。 

「我告訴你，你今天一整天只是晾了幾件衣服罷了，而且吃飽了就快點去洗後面的盤

子和鍋，我是不會幫你洗的。」我把最後一口飯往嘴裡塞，然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拿

起自己的碗盤直直地往廚房走去，留給她的只有一個冷酷的背影和桌子上一堆的碗碟。 

她顯然是沒有料到我的反應如此，火氣頓時噌噌噌地往腦門上沖，動作也迅速地把桌

子上的碗碟疊起來，然後捧到廚房裡，動作一個利落地丟進我旁邊的盥洗台，碗盤和金屬

製的盥洗台的碰撞聲發出了不小的聲響。 

「掃地不是本來就是你應該做的嗎？還有我已經洗了好幾天的碗盤了，今天我只是叫

你洗一次而已又不會死。」我被她的奇葩發言震驚到了，是不是我每天重複做著這幾件家

務活，別人就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我做的家務活不只有掃地這一項呢！我放下滿

是泡泡的碗碟，轉頭看著她。 

「什麼叫只是掃地，我每天掃地、拖地還要疊衣服你呢？只需要曬幾件衣服罷了

喔！」 

「這個不是本來就分配好了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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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跟你分配好啊！我是腦門被門擠了，才會做這種一看就不公平的分配嗎？」 

「明明。。。」一提到這些，我這幾天的委屈和不甘像開了閥的水龍頭湧了出來，一發

不可收拾，還沒等她講完我就搶先說了。「明明什麼？之前安排好的？那是因為你那時候

在學校住宿不在家，所以家裡所有的家務才全部落到我的頭上。現在你回來了，一句『你

要上網課』就可以只晾曬衣服，還有每週一次的樓上掃地和拖地你也可以偷懶不做！我只

要一做了這幾件家務，就變成一定由我負責了？我就要一直做下去了？傻子都看得出來我

們的家務分配量很不公平好嗎？」 

「我做不做又關你什麼事？那本來就是之前安排好的，我都洗了那麼多次碗了！」她

似乎是被我的三連問說愣了，只會加大音量重複著說過的話。 

「我不管，我只洗我自己的碗碟。」我懶得跟她扯那麼多，用比她大的音量說完後就

把頭轉回去扭開水龍頭的開關，把自己的碗碟沖洗乾淨。 

她看著我直白的動作，眼淚蓄滿了整個眼眶，嘴角癟起來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把

碗碟放進我用著的盥洗台，用她壯碩的身體把我擠到一旁哽咽的說道，「我也只洗我的盤

子！」 

說不過我就動用暴力，我趕快用雙手去推搡她，比她矮小的我顯然是推不動她的，但

至少能妨礙到她的動作。她被我一推，就好像突然啟動了她某個開關似的，眼淚嘩啦啦不

要錢似的從眼角掉了下來，哭泣聲有逐漸上漲的趨勢。 

我停下我手裡的動作，無語的看著她。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經歷這一幕了，從出生到現

在，每次我們吵架不管是誰先動手先哭的人一定是她。而結果也應了那句老話「會哭的孩

子有糖吃」，他們就會覺得哭的人肯定是受委屈了，但不會哭的就沒資格吃糖嗎？這招她

玩的是輕車熟路。 

平常只要我們一有爭吵的現象，肯定會第一時間出來「滅火」的母親今天卻異常安

靜，好像在看一場鬧劇似的。 

「連洗幾個碗都要吵，還有你哭什麼？我本來要看你們什麼時候停，但我很累了！」

母親充滿嫌棄的語氣雖不大，卻足以讓廚房的人聽清楚。那雙眼淚快要淹沒的眼眶把目光

轉向母親，剛要把萬般的委屈訴說出來時，母親就轉過身走到餐桌沈默地用抹布繼續擦拭

著桌子。 

看著她的動作，我無聲地笑了。是啊，這可不就是一場荒唐至極的鬧劇嗎？ 

我把盥洗台裡的鍋鍋碗碗全部洗乾淨，離開了這個讓我難堪的廚房。經過母親時我連

瞟她一眼的勇氣都沒有，只能狼狽兮兮地逃開，母親卻像沒察覺似的繼續做著家務。我們

在那邊為了幾個家務活去掙得面紅耳赤，可做最多的人卻默不吭聲，如果我們都不做，那

最後誰得去做呢？鷸蚌相爭的下場，沒有漁翁得利只有漁翁辛苦而已。我不想做，但我更

不想她做多。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去計算我做了多少的家務活，妹妹又做了多少因為真的不需要

也沒必要。我口口聲聲怒斥著她的荒唐理論，但我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有時候不管在學業上，還是工作上甚至是生活中，我們常喜歡拿自己和別人比較，心

裡暗暗計算著自己付出的多少。當自己做多時，就擺著一副正義的嘴臉斥責別人；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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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相同的事情時，卻覺得這是理所應當的。真正的強者其實不在乎付出的多少，只在乎成

果的多寡。 

 

 


